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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转眼在乌普萨拉的150天就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非常难忘。在这五个月里，我修读了三门研究生课程，认识了有意思
的中外新朋友，体验了不一样的北欧风情，更趁着假期探索了我未曾到过的国度。	（一）学习	在选择校际交换项目之前，两个曾去乌
普萨拉交换过的好朋友都向我强烈推荐了这所学校。在她们的推荐下并通过事前自己做功课得知，乌普萨拉大学是一所拥有500多年历
史的欧洲名校，尤其以社会科学领域见长，和我自己的政治学专业非常匹配了。在顺利拿到这个项目去到“乌村”后，觉得好朋友向我推
荐乌大真的“诚不欺我”。我在乌大选了三门研究生课，分别是Digital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Academic	Writing	in
English	in	the	Social	Science和Quantitative	Methods，收获颇丰。		

Digital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这门课其实属于新闻学和社会学交叉的新兴领域，离我本身的政治学专业有点距离，但作为各
类社交媒体的爱好者我非常有兴趣了解这方面的理论。作为研究生课程，乌普萨拉的老师对研究生的要求不低，我的希腊老师常常在课
上强调这是一所世界闻名的研究型大学所开设的研究生课程，希望我们能在结课时展现出相应的研究能力。老师课前往往会布置好几章
英文阅读材料，授课时会和同学们有很多互动讨论，在平时穿插了个人作业和小组作业，提交memo，notes，essay，presentation
等各种类型的文本，并且所有作业都有peer	review和seminar两个环节来获得同学和老师的反馈。因为这门课期末考核是一篇实证研
究论文，老师要求我们在开学一两周后就要开始提交课程论文研究计划，并不断督促我们抓紧时间去收集实证数据。犹记得一开始会感
觉课程压力很大，有点不适应，但在努力读文献写作业和同学泡在图书馆讨论之后，我开始慢慢体会到这门课的乐趣，有发现集体动
员、框架理论等等以前自己政治学专业所涉及到的概念和理论又见面了的时候的熟悉感，也有在讨论课上向老师和同学介绍自己研究的
中国案例尝试与西方学界现有文献对话时得到认可的成就感。	Academic	Writing	in	English	in	the	Social	Science则是误打误撞
上了乌大硕士生毕业班的一门选修课。因为是全程研讨课的形式，每次都是五六个学生和老师一起讨论两小时，课前阅读全班同学的作
业上课评论同学的作业同时接受全班同学的批评，可以说是一门典型的以peer	review形式为主的研究生课程了。在这门课上，我惊叹
于读经济史的瑞典同学介绍他做1950年代西方禁运背景下新中国和瑞典贸易历史研究时扎实的中国当代史功底，也见识到教育学专业
的智利同学因为要回智利做田野调查又不愿意缺课还倒着时差Skype视频和我们一起上课讨论的努力拼命程度。后来1月份回国后不
久，我就收到了老师从乌村邮寄回中国的期末论文反馈，看到老师在批注中说这一学期能明显觉得我的口头和书面表达都有很大进步，
期末论文也非常符合英文论文规范时也会有满满的成就感。	Quantitative	Methods则和上述两门课画风完全不同，这是统计系老师为
社科专业研究生开设的研究方法课程。老师在授课之余布置了home	assignment,	bonus	assignment,	exercise	lecture等不同名
目的小组作业来帮助我们掌握软件实操，因此我也常常和同学一起泡在图书馆里画图写报告，亲手“玩了玩”世界价值观调查和乌普萨拉
房价的数据。这门课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是有一次全班约二十个小组提交的平时作业中，老师只放了两个小组一次就
通过，把其他小组全部退回完善。我所在的小组“不幸”属于后者之列，打开老师作业反馈意见里的一大推批注，发现她从行文中某些词
汇是否达意到图表大小尺寸是否阅读起来友好是否信息准确等等细节都没有放过，切身体会到老师批改作业的严谨负责，在老师指出问
题改正通过后也觉得自己对定量方法的理解获得了提高。第二件印象深刻的事就是这门统计课的考试魔鬼般地长达5小时，这大概是我
整个学生生涯目前为止参加过的时长最长的考试了，从上午八点考到下午一点交卷出考场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是我不曾体会过的，现
在想起来也算是有意思的回忆。	（二）课余生活	在乌大的课业压力无疑不轻松，不过在学习之余，我也感受了很多北欧特有的风情。
首先就是乌大的student	nation文化。student	nation是乌大独有的学生组织形态，也很难找到中文词汇来精准的表达这种内涵，因
而是交换生活里最不能错过的一种文化体验。乌大作为瑞典最古老的大学，在乌大中世纪末期建校之初，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按照家乡
认同建立起了student	nation。听说nation一度因为严重干扰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而被学校取缔，然而这种同乡会屡禁不止，最后
学校干脆将教授派驻进每个nation作为督导严格规定nation只能开展教学意外的活动，最终达到了nation和学校和谐共处的局面。在
nation开展非教学活动的定位下，各个nation到今天发展出自己的餐厅、酒吧、合唱团等等，也成为乌大社交生活里最重要的场所之
一。犹记得迎新周开学典礼上，校长告诉我们说乌大在五百多年前建校的时候就认为，高等教育不仅是教授数学、现代语言、科学等等
学科，也要教授唱歌、跳舞、餐桌礼仪等等内容，前者在学校里完成而后者则留给了nation。正因为nation的重要性，在乌大比起你
来自哪个专业，更多人会关心你来自哪个nation，这也是乌大独具特色的现象。		



我在nation参加了gasque和lucia两个活动。Gasque是乌大最隆重的学生聚会——有着特殊祝酒流程的瑞典晚宴。说它特殊是因为无
论是在前菜还是主菜部分，没吃几口就得在主持人的引导之下喝酒唱歌并遵循十分繁复特殊的祝酒礼仪，导致我那次在gasque上喝了
三种不同的酒唱了20多首歌。我也在nation和国际交换生一起度过了圣露西亚节。因为北欧纬度极高冬夜漫长，圣露西亚节在瑞典历
法中被认为是全年黑夜最漫长的一天，因此又称为迎光节，这是瑞典当地堪比圣诞节的重要节日。在nation黑暗的大厅里，国际生们聚
集在一起品尝热姜酒和藏红花面包这两种节日食品，听着合唱团的男生女生身着白衣手捧一根白色蜡烛在烛光里歌唱，全场中心的女生
头戴插着六根燃烧蜡烛的皇冠，象征着在黑暗最长的这一天为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的露西亚女神，这真的是非常难忘的画面了。	在乌村
的课余生活里，玩雪、看极光与听诺贝尔奖讲座同样不同错过。乌村在10月底就开始初雪了。最为一个南方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
多雪，也是第一次堆大雪人，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乌村纬度很高，在气象条件好的时候直接能看到肉眼可见的极光。我正巧赶上了11
月份极光爆发的那天，和小伙伴们半夜出门步行十分钟爬上城堡要塞，在寒风中等待后如期迎来那一束流动的绿光，闪现之后转瞬即
逝。尽管在零下几度的半夜里冻得瑟瑟发抖，但和小伙伴还有身边不相识的外国同学在极光来临时一起欢呼起来听难忘的。乌大作为瑞
典最古老的大学，每年新晋诺奖得主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坐半小时火车来乌大开讲座成为了一种惯例。这次交换其间就有幸赶上诺贝尔
和平奖得奖组织携乌大学者一起进行讨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争议极大，这场讨论会也促进了我的思考。如果说推动废除核武是核恐
怖之下一点极度理想主义的愿景倡议的话，换一个角度来说，忽略造成核武问题的历史缘由强推理想却又何尝不是脱离政治现实的一种
何不食肉糜一般的天真呢。如果不是在现场听到诺奖得主的一些言论，也许我很难有这种感悟和体会。		



（三）旅行	身在欧洲交换，旅行当然也是不能错过的。欧洲悠久厚重的历史和丰富多元的文化极具吸引力，正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好
机会。由于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欧洲，我对地毯式“扫荡”这片大陆一定要“打卡”满多少个国家已经没有特别大的兴趣，但这次交换中我去
到了多个之前不曾踏足过的国家。瑞典丹麦整体表现出来的简洁感和秩序感、瑞士美到令人窒息的自然风光、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骨子里
透出的悲情忧伤，维也纳交相辉映的艺术气息与帝国昔日荣光、德国各地布展极佳的文献中心里尘封的曲折历史，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印
刻在我的心里。		

整个旅途中，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利用申根居住证前往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和波黑。作为一个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对于观察现实政治
无疑很有兴趣。在老匈塞铁路上翻阅经历炸馆现场的潘占林大使的回忆录，在贝尔格莱德看到中国使馆原址上崭新的中国文化中心在火
热建设，在政府部门聚集的街道上看到科索沃战争中被炸毁的政府大楼仍旧矗立着，在莫斯塔尔亲眼目睹整座城市布满弹孔尚未修复的
建筑，曾在波黑内战中遭到炸毁又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缮的千年老桥变放着“不要忘记1993”的警示石头。读过的书看过的历史与
眼前的战争遗迹开始重叠，只有这时我才体会到书里说的和平可贵又难得到底意味着什么。	乌普萨拉的150天与我而言是学习、提高、
修整的日子，让我有所思有所得。过去的150天非常美好，但我想我不会仅仅深陷在那段回忆里止步不前，我会带着回忆继续前往下一
站。最后的最后，真的非常感谢学校能给予我这个宝贵的交流机会，让我能在美好的回忆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把一个更好的自己带
回来。


